
黄河庄园的女郎 

一 

柔和的夕阳中，紫灰茂密的树林仿佛降下另一般世界。抬起头便能看见这叶下的深空几

近吞噬了全部黄昏的光芒，寂静中幽密的气味从一片片灰色的叶子里发散出来。在此中行人

张望的脚步下，这片土地却不贪也不回避叶隙间残存的日光，若伸手就能将剩下的光与红铺

在每一寸肌肤上。 

黄河北岸，在河南焦作武陟县某处临堤的平原上，那天当我开车行过这片树林小径时，

眼睛便止不住瞥向这个园子。这里树叶下的土地一直向远伸到田野的不能见处，石径石椅还

有几尊动物的石像随意地摆在恣意生长的草地上，石像娴静的模样好像是闲停在那里一样。

这个园子的布置像是一个供人栖闲的庭院，但却有着长得看不到边角的院墙，荒草差互的样

子又像是许久无人照看了。这是某位人家的庄园么？黄河岸边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住处吧，也

许是某个单位使用的地方。 

我手握着方向盘，车在河岸上缓慢地行驶。院中无数树叶留下的光影盘浮在我的脑海上，

望不到尽头的深林、悠闲的石像、蜿蜒的小径，一切都吸引着我的思绪。此时我心中的美感

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描述，就好像当城中的我们还在注视着复式楼、小洋房、大阳台这些热词

能带来的优越感时，在这里忽的一眼让一切显得渺小无趣，庭院广阔又沉静的美感染着河岸

的一切，让人觉得城内所谓的新潮和时尚，也不过是穿着华丽繁冗的洋装，转眼滑稽地立在

广阔沉静的山水之中不知所措罢了。 

午后安静的堤岸上，车轮平稳的声音簌簌的，放眼整条平整的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夕阳下，河水的波光能够穿透车窗闪耀在我的脸上，慢慢的路将我的思索放远了几分。 

此处的黄河，包括它所养化一切，都散发出暖色韵道的静谧美好的气息，此间自然运作

的畅意，当然不是街道绿植绿化所能比拟的，好似能用静默的水声来荡涤来自城市访客的心

灵，能用厚实的泥沙铺在每处渴望生机的地方。 

当我驶离黄河时已进入黑夜，街道上已经摆好城市的马龙车水，马路的头尾尽是哄哄吵

吵的车灯和喇叭，但我的心境却仍似沉在无声的水底，看不清眼前各处用于警示的灯光，听

不清车道传来的嘈杂，已然成为这里不同次元的访客，满目都觉得陌生而怪异。当我从沉浸

的感觉晃过神时，已决心再去看看那个庄园。 

二 

我今年大学毕业，已确定将人生的前程放到一个郑州旁小城公务员的饭碗里，没有了学

业的束缚，又是按照确定的轨道前进，入职之前的闲暇理应是无比轻松快意的。然而当耳边

的人事静下来太久，在郑州郊区生活的孤独感会一点点被放大，直到寂寞和空虚增大到难以

忍受，去黄河散心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消遣。久而久之，光临黄河已经稀松平常。相比于普通

的年轻人，这样的生活少了很多新鲜的青春的味道，河畔的闲游更是无聊得让人不耐烦。不

过相比于去郑州市内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还是选择离家几公里路的黄河，何况与其寂寞于

人海，不如寂寞在无尽又宽大的江河。 

那间庄园的出现，属实让在家的日子变得更加烦躁了。 



当我再次驱车奔赴河边时，我已穷尽了所有的想象来描绘它的身世，也许是某家农属单

位的农场，也许真是某位人家闲置已久的庭院，也或许是一家能让人进入参观、供人休闲娱

乐的游场，我如此急切，只想去再感受一下那院落布置带来的震撼，或者还能找到揭开关于

它一切谜题的大门。驱车的路途，窗外的景色逐渐由城市的楼房变成乡村的农田，出发时淅

淅落落的小雨也止步在稍远的行程，一路上所想的自然还是院子的景象，只不过直到行程的

末尾，脑中所有的树叶、风声等等景象又被篡改得和出发时不同了。 

三 

我到时还在清晨。关上车门，凉风嘶嘶吹在我的脸上。我紧紧身子，走过几丛矮矮的荆

草。 

那个广阔沉静的院子，第二次展现在我的眼前。高大的树木间阵阵白雾像白纱一样拂过

来，草木叶子都好似被收走了些许色彩而灰蒙蒙的，相比而言，反倒是远处散布在四周的村

庄显得生机依然，直丫丫的小径纵横穿过从河堤到天边的农田，空旷处传来窸窣的鸟与风声。 

我伫立在院子铁围栏的旁边，勾勾得注视着院子的每一处，深深的雾气掩住了树林中的

一切，能看见的只有前两排白白的树干和旁边荒芜的杂草，杂草虽一齐生长在院内和院外，

但我总觉得院内与外面有所区别，不过经过静静比对，却又好像没有不同。我在外面慢慢踱

步，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视角。不过这样大的院子，不管从哪里看似乎都一样。 

走走停停，游历的乐趣逐渐从四处观望变成了独自回想，20 多年的人生能一下子想起

的事情不多，但仅凭轻轻品掇，其中复杂苦涩的味道就能一下蔓延开来。不过回忆已经过多

年的思忖打磨，早明白当年多么深重的思想都只是些凡人的平常事，所以每次回想起来就觉

得人生没了曾经沉重的东西压着，过往变得轻飘飘的，现在生活的种种困境也就变得不能解

释得通了。 

早晨的时间在沉默中过去，晃过神来时已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的景象已经不是我刚到来

时的样子了。清新的晨风洗去了整片河畔大陆神秘的尘埃，将其本身的青绿橙黄显现出来，

蓝天在云簇上浮动，细微中我能感受到正有露珠从树林的高低枝丫上零零落落地滴下。 

我踩着积陈的落叶，又开始沿着围栏向林中一点点窥探。枝头青绿、散地枯黄，这神秘

的院子仿佛正有春秋两者相和，看不清的密林深处正有无数秘密在起舞焦灼。 

忽然间，我看见围栏里前面的几丛树叶间透出了些许明亮的色彩，我一步步走，片片色

彩交替成人形。我忽然心弦拽紧，压住呼吸，放缓脚步，一点点靠近。 

也许是叶后的人发现了什么。 

树叶被拨开。 

她露出头来。 

 

四 

她一鬓的头发轻轻晃动，看来刚起身是有些站不稳的。她黄色绵柔的薄衫外套略微鼓起，

看来是要感谢风飘飘地显出了她匀称的身材。深色及膝的裙子下面露出两个白白的小腿，浅

黄的短袜，皮质的平跟鞋。她清秀的面庞好像来自今早的晨露，还有几分灵动突显在她的眼

睛中。 

啊，就是这样的女人，忽然跳到我的面前。 

有风摇了摇她额前的刘海，拨动了她眼中清澈的倒影；有笑容顶到了她的面颊，冒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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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颗白白的牙齿。 

树叶摇晃几回，我依然愣在栏杆外，忘了如何反应地看着她。 

“你怎么啦？”女人看着我笑得问到。 

“我，。。。在这里转转。看看景色。”她的初现让我恍然间觉得熟悉，像是在梦里来自异国

的故事。 

“那你转，我也继续。” 

她的上唇抿住下唇，暗红的唇皮微微泛起了几缕皱纹，是微笑，也像是在翘嘴。这位面

容姣好的女子，将头扭了过去。 

“啊，。。。好的。”我转身动了动身子，但还是在看那个女人。女人好似并不在意，所以并

不理睬，转身走了两步。 

“那个，请问。。。”我唤她地叫道。 

她忽然看回来。 

“请问这个园子是什么地方？” 

“我的家呀。” 

我对她的回答震撼不已。 

女人静静看我有什么动静。忽然用手指向前方，“想来看一下么，从那里进来。” 

 

她的声音悦耳动听，但我忽然意识到事态需要控制。 

“啊，我。。。在这。。。转一转”，我无法止住慌张，立刻用手比划一下，努力让自己摆脱

一点嫌疑。 

女人没有立刻回应。 

“我。。。那天路过这里，然后想在这旁边看看。。。”，我又立刻补充道，时刻盯着她的动

静。 

“嗯，，，请问这里是。。。额，什么地——？” 

“要进来看看么？我可以带你进来看一下的。”我还未说完的时候，她已指向入口的方向。 

当我惊异间看向手指的方向，而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我的心猛然跳动。我从来很

少有和女性奇遇，而每当那种时候到来时，就都会像是躲在礁石前，只顾听着身后拍岸汹涌

的海潮。 

 

五 

阳光，不知何时已经能透过迷蒙的雾气，涣散了整个模糊的世界。 

我的身旁此时正走着一位穿着黄色薄衫的姑娘，我紧紧跟随却又不敢太过靠近，只是时

而看着这俏丽的身影，猛然的劲头不断在我心中涌动，很快就冲晕了我略略羞涩的头脑。我

能感受到她的身上反射着阳光的温度，白色的肌肤和轻薄的黄裙明亮而耀人。我大概一直在

和她对话着，但已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只觉得她的声音温柔干净，语气中总有一种奇妙

的令人安心的开朗。 

她的脚步轻快，时不时扭头看看我，在爽朗的话语中带着闪光的笑容。或许是她碰上高

兴的事了，或许是今天天气的晴朗正好应衬了她的心情，她总是带着开心的微笑，每当这笑

容透射向我心的时候，里面含带的光与热立刻让我经不住了，但却还要微笑相视强迫自己要

礼貌真诚，可她的眼睛总是带着热情回应着我的视线，我装作镇定的眼神已不得不移到旁边。 

低下头，一双小巧的青绿色平跟鞋在领着我的路。上方的飘荡的裙摆有时扬起，迎风传

来阵阵桂花的香味，在阳光的照耀下，这味道变得更暖人几分。这个时节没有桂花，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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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味的香水吧。我心里不觉暗自窃笑，亦有些兴叹：我何时已能花小心思去想女生的香水

了呢？ 

为了让自己来此的目的表达清楚，我刻意又将自己的情况都抖了出来，不过她虽听得认

真，带着微笑不断地回应着我，但又像是不在意这些事情。话题很快就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六 

这片园子是女子平时生活的地方，沿着绵长的石径漫步，要穿过一片放养牛羊的草场和

精心养护过的花圃才能走到院内人平时生活的地方。 

我一路上都在和这位女子攀谈，本以为路上只会是尴尬和沉默，但反应过来时已被她身

上开朗的魅力所吸引，之前心中胶着不堪的琐事早已涓为泥流不见踪影了。 

院里人平时生活的地方是花圃中的几间房子，中间最高的有三层，其他的是平房分散在

周围，外墙都被用墙砖装修得精致漂亮，房屋间的小路被整齐干净地铺好，窗子们也都被擦

得干净透亮。 

女生是住在这里一家人中的独女，自从家里人开始经营附近的黄河浮桥生意后便在此租

住下来，主人夫妻俩常在外地不归，平时由两三位家乡的亲戚打理院子。当我们走到花圃口

的时候，能看见有人在田地里整理灌木。那里虽说是花圃，但现在只能看见零星的几朵花，

也许这是未到时季的缘故，不过已能看见草丛和各式灌木中一片青翠旺盛的景象。 

女人邀请我坐在附近的凉亭中，去换了身清凉的青白色花衫，端来了一些糕点和自家酿

的果酒放在凉亭间的小木桌上。我觉得奇怪便询问她喝酒的事情，她说这果酒在家中早已喝

得习惯，每年老家的叔伯都会摘果酿酒，味道甘甜只微微地醉人。谈话间，我忽然注意到她

指尖抚过杯身的神情，那是一种前面未能发觉，露着一丝酸楚的情态，仿佛一切已在酒杯底

铺陈备好，只待有人将其饮尽，在饮者的肚中挥发。 

谈笑中，她对我提到的写作的事情很感兴趣，情切地追问我曾写过哪些文章，里面的故

事都是怎样。我见她对此颇有兴致，便十分乐意地将笔下写过的故事都细致地讲出来。此时

凉亭外的世界已被太阳照射得散出溽人的温度，一杯杯小瓷碗中的甜酒不断催化着我的大

脑，我能感受到整片院子只有我那不断热情高涨的声音，这位女人温柔的回应和笑声，以及

风吹过的阵阵树鸣。 

此时这个世界的光芒，以及此时我全身心每一处的感受汇集，就像过热的乳酪，溢出粘

连着每一处能够记忆此时的角落。 

 

七 

到中午时，女子和我都已满面醉色。她叫做饭的婶婶多做几盘好菜，要求我今天在这里

住下。一开始我想要推脱，但考虑到已无法开车回去，只得在道谢中答应了。 

饭前，我在洗手间用水泼了泼发烫的面容，忽然发现自己已和这位女子相处得自然，从

未在别人面前说的话也已经未有顾虑地吐露出来。未觉间我已经完全依赖着顺应着她的从容

和温柔，也许只用在明天清醒后便会懊悔不已。 

女人吃饭时坐在我的旁边，同一桌的有一位主做工活的伯伯和两位负责洗衣做饭的婶婶。

这三位都是热心善良的长辈，总是止不住脸上的笑容，时不时地提醒我多夹些好菜，也顺便

问我两句问题。女人见我有时难以开口回答上来时，便会替我回应两句，只是在其他时候却



很安静，早早得吃完，放下碗筷，然后无言地坐着，仿佛在细听我们对话和咀嚼的声音。 

午饭结束后，女人将我带到中间楼房三楼的房间，让我在此处好好休息。然而我心中不

愿浪费在院中这难得的时光，便询问能否自由观摩？她笑着说让我随意，在几声安抚和道别

后便离开了。 

酒劲过后的我感到有些昏沉，便在窗边的床上小憩起来。 

 

八 

当我醒来时，发现窗外夕阳的光芒已布满整片黄河的沿岸，亦铺红了这个位于三楼的小

房间。坐起身来，我终于能得清醒去仔细打量这个我睡的住所。 

这间屋子被打扫得干净整洁，深绿色的地毯铺在每一处下脚的地方，瑰紫色的墙壁有相

邻的两面开着窗户，在我床铺的对面挂着一幅木框的画，画中正是窗外这番夕阳晕染着黄河

两岸的景象。这个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位喜爱黄河的人，我看着这幅画暗自思忖道。 

拉开房间的木门，能看见楼房里的走廊，脚踏入这里能感受到仿木地砖硬实的质感，七

八扇房间的房门立在走廊的两侧，走到它的中间就能沿着旋转的木梯下楼。木梯不宽，但两

个人走正好适宜。二楼的景象与三楼相仿，但到了一楼能发现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客厅

里的设施都很齐全，瓷砖也显得宽敞而豪气。再向前走过了屏风能看到这个大房子的门口，

是一扇两户的大门，过了门再下几个台阶就站在庄园干净的道路上了。女人说那三位干活的

伯婶若是进这房子里，会走一扇绕过客厅的小门，小门在房子的侧面。我一路从房间走下来

没有见人，只急着想趁着黄昏的光线尚未昏暗时，在外面随意转转。 

在这样大的庄园，走一段时间就能感受到在这片林子中的惬意，除了风吹过树叶和耳朵

的声音，再听不到其他的嘈杂，即使是草场那边的牛，也像是雕塑一样只呆呆地立在那里。

四处道路都很干净，没有务农常有的粪水味道，反而来自河岸清新的风会让人感觉无比舒适。

在向家里人打过电话后，我回忆着今日，直到此刻今天的每一件事以及现在眼前的每一处景

象依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大院子的秘密显得如此得简单，而那位漂亮的女子又显得那

样迷人，让我频频想起。 

 

九 

许久地，我不知自己走到了哪里，天色也已经剩下边上的些许微光。也许摸着往回走，

还能寻到来时的路。 

但此时在不远处能看见一些微亮的光线，我慢慢走了过去。在靠近时，忽然发现那位女

子正在那里，靠在一张石桌上，旁边有一本薄薄的书，挨着一个盛酒的罐子，一盏电灯在旁

边明着。她，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 

我赶忙过去扶了扶她的身子，唤了几下她的名字。她忽然抬头，发现是我后又一阵语塞，

我难以判断是什么情况，只能看见她脸上依旧闪着光的泪痕。没再多说什么，我寻着一个旁

边的石墩坐下，忽然惊觉这石桌和石墩冷得非常，在这猛然的刺激下我差点跳了起来。我立

马抓住她的胳膊，想让她站起来，这夜里的林中绝不是待人的地方。 

“到底怎么回事?”我有些许生气，不论她是为何而哭，哪怕是为了哪一个相恋的男人，我

也讨厌这种作贱自己的行为。 

她的头一直低着，不愿意看我，也没有说话。我将头凑过去，发现又有两行新泪在下巴



侧汇集，成珠，又滴下。 

“走，我们回去。”我不再等她回应，这时的夜里已经冷得颤人，用力托起她的身子，让

她身体靠在我的身侧，将她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用手固定住她的腰——我已经没心思考

虑是否合适的问题了。她虽不说话，但每个动作都没有反抗。我便开始提着灯，携着她向回

路走了。 

黑夜中，我前行的速度缓慢，树林在此刻显得阴森可怖，树间的石路狭窄昏暗，视线余

光中的动物石雕的影子总让我忽然警觉起来。也许长夜之所以显得漫长，正是因为里边的人

期望着白天。 

女人并非醉得走不动路，只是走路已经不能稳当了。树叶声、我的喘息声嘈杂地混合在

我的脑中，这种的感受挤碾排斥着心里其他多余的想法。 

“呼，呼，呼，”我有时会查看女人的状况，但也无法从她紧闭双眼的脸上探寻到什么，

只能凭借她的体温和呼吸声来让我安下心来，经历过二十多年人生的我一直觉得人的生命其

实只是一瞬，也许因为无意中的事就瞬间加速凋零。 

忽然，在这我看不到头的行进中，她张嘴了，一种憔悴又温柔的声音终于在寒风传来耳

畔。 

“花翁，”她低着头，开始自顾自地说，“我没上过学。” 

我暗吃一惊，但没有说话。 

“从小到大，所有的文化都是父亲雇老师教我的” 

“但我从没有到学校里去过。” 

“从小到大”，她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你说学校里是不是很有趣？能和一群朋友在一起。” 

“中文和英文的书我都能读，但一想起这样就又觉得自己像文盲一样。” 

她说着，声音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哽咽了。 

“我经常穿过这片树林，在河堤上看小鸟筑巢，” 

“经常和牛一起看着远处的夕阳，” 

“经常唱歌，经常种花种草。” 

“可每当看见河堤上路过的行人，我总免不住地去想他正赶向哪里，直到那人早离开了，

背影没了才能止住。” 

“我看着手机，不论怎么点都觉得没有目的。” 

“究竟怎样？——真的难受。”她的身子在哭泣中颤抖，已经说不出话了。 

“会好起来的，”我停下脚步，递给她兜里尚有的卫生纸。 

就是因为孤独吧，我不知为何伶可的父母不让她上每个孩子都会上的学校，但我相信以

伶可这样的条件和性格只要走出去就一定能有很多人追捧。也许，开始这一切的她想要的，

只从婚姻那刻便能启动。 

“你很有魅力，伶可。条件也很好。记得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不愿再多说，伶可的条

件是很多人都会羡慕的，但要开辟新的生活哪是我这样局外人能指点得了的呢。 

我一路不语，支着她向前走。她也再没有说话。我想抛开脑中想到的一切不好的结局，

可我却总能感受到伶可的人生飘荡着一片阴云，而相似的阴云也同样漂浮在我的心中。 

直到最后看见那几栋房子的时候，我忽然停下脚步，郑重地对她说，“伶可，不要再像

这样。”说罢，便继续向前走去。 

不过，最后又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千万不要犯傻。”  

 



十 

将她送到门口时，已能看到两位婶婶等得焦急。她俩一边问着情况，一边护着她到她的

房间，我只说是一起喝酒聊天喝得醉了，她们说了两句也不再多言。看见她进了房间，我就

坐在客厅等待。 

不多一会儿，我听到切菜和锅碗碰撞叮叮当当的响声，大概是在为我俩做饭。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已在沙发上睡着，一位婶婶唤醒我，让我去吃些东西。我跟着走到

餐间，发现两碗散着热气的鸡蛋汤面已经呈在桌子上，中间摆着烧排骨和炒青菜，而伶可，

已经坐在桌前了。 

女人让两位吃过饭的婶婶早点休息，我也怕他们麻烦，可却不知说什么合适，也只凭女

孩去劝那两位婶婶了。 

等房间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女人只说趁热快吃一些，没有说太多，很快我们就吃完放

下筷子。当我想站起来收拾碗筷的时候，女人硬让我松手，只道我是客人，让我去客厅候着，

自己收拾起来。 

等她出来后，让我随到她的房间，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客厅确实显得太大又寒冷。 

 

十一 

女生的房间和客厅相比要温暖许多。暖灰的地毯，桌子、椅子各式家具都显得格外精致，

还有一个木制的很漂亮的梳妆台，整个房间布满着一种柔和的香气。这种安逸的感觉让人一

进来就想要坐在椅子上欣赏这里的一切。 

女人和我坐在相邻的椅子上，她轻声地问了我几句关心的话。我知道她尚未酒醒，但在

那时的感觉，我像是被这温柔冲醉了一样，虽然自知靠她太近不合适，但也不愿意离她太远。

我和她说笑了一阵，察觉时间不早，于是告诉她好好休息，因为家里人需要用车，自己明天

一早就开车回去了。 

伶可听后忽然有些沉默，看着我却不说话，可能是她心中有所不舍，便对她说道，“下

次我接你到我的地方转转吧。” 

她高兴地答应了，但却又开始看着我一言不发，好像有话想说。 

“怎么了？”她醉后略显呆滞的眼神盯得我感觉有些不自在。 

“要不，今晚就在我的房间睡吧？” 

虽然能看出她开玩笑的表情，但我还是吃了一惊，这一瞬间忽然有无限种冲动在我体内

想要奔涌而出。愣了片刻，我也开玩笑地回道，“这我可不答应，以后机会的话，还麻烦你先

为我找个能过夜的被子。” 

我俩都笑了，她打趣说，“不要多想，我的房间里可只有那床上一张被子。” 

她说这句话的样子韵味熟得像个十年的老鸨，我此时一定是脸红得非常了，因为她的脸

也经不起这形式，露出了一圈红晕。 

在道过晚安后，我离开了她的房间，她让我将门留一条缝，直到我走入客房后，过了一

阵子，我才听到安静的门道里传来，“咔嚓”的关门声。 

也许她，内心里有很多话吧。 

 



十二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父母今早还要用车我需要快点赶回去，本来打算留张字条后速

速离开，但我在楼下见到了也早早起床的伶可。她看见我时有些惊讶，“为什么起来这么早？”

那时她正穿着灰黄色衣服拿着两个鸡蛋。 

“我父母早上要用车呢，想着留个字条就先走了。”我不知为何有些心虚。 

“哦。那就留个字条再走吧。” 

她最后说话越来越快，直硬得就好像是生气了一样 

按她的要求，我写下了一张字条， 

怜可， 

今早我有事就紧早走了。若不嫌麻烦（请不要），我下周再来拜访。 

若需要联系，这是我的手机号，180#######。 

花翁 

留下字条后，女人又气鼓鼓地要求我吃完早饭后才能离开。可我真不能耽搁，只能硬着

头皮直直走向大院门口。那么大的院子要走上好一段时间，我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紧紧跟着我

的女人，一开始她瞪大眼睛，但离门口越来越近的时候，眼神又变得越来越伤感。 

当我的步伐越来越接近我平常生活的现实，我心中越来越感觉不可思议。甚至当我一看

向门口的方向，就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位女人，现在正跟在我的身后，正想珍惜得将

我留下。 

这么美好的女子没有追求者么？她的挽留是因为中意我么？ 

在这一天的奇妙旅途中，我一直不愿往恋情的方向去想我和她的关系，我很害怕这份在

眼前贵重而平等的友谊中我忽然变得地位卑微起来。  

不过又是什么样的心情驱使我在分别前抱了她一下呢？ 

也许是我的渴望，是我二十年多间都在做着的彩色的梦，未经世事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是

否过分，然而她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动作也没做。我故作轻松地向她道别， 

“不麻烦的话，我下周再擅自来这里。” 

她忽然紧紧抓住我的手用力甩了两下，最后放下似的说道， 

“你走吧，花翁。” 

十三 

在离开那天之后，因为要忙入职政审等等的愿意，我忙前忙后，没有腾出去那个黄河庄

园游玩的闲暇。直到被通知要去入职报到的那天，我匆匆将行李衣被收拾好，去礼品店里买

了早就物色好的纸屋子，趁着还在郑州的日子，再去拜访一趟那个院子，再见一见我已非常

怀念的女人。 

然而当我走到大门跟前时，我发现这里的门已被锁紧了，土泞的地面上各处是车辙的印

子。我寻到一名路过的村民，村民说住在这里的人已经搬走不知去向何处，现在这里是一个

空院子，养的牛羊也都卖掉了。 

我忽然想到有人说这旁边的黄河浮桥前一段时间被政府关停了，便赶到浮桥边，果不其

然，原来热闹非常、人车攒动的浮桥，现在只有一个卖冰糖葫芦和一个摆地摊在寂寞得守着。 

听他们了解到，这浮桥是因为车流经过多，有噪音和环境污染，就被拦起来了，经营浮

桥的最后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桥一封，两岸的交通一下就多出来百十里地，以前走路、骑

车免费过桥的人现在只有开车才能到对岸，至于靠桥生活的人，现在也都另谋生路了。 



当我了解到情况后，我知道事实绝对不会像他们抱怨的那么简单。如果想知道真相，那

么就要多渠道进行了解。 

然而，那位黄河庄园女郎的消失，是我在之后一段时光里难以接受的事实，我虽和很多

人询问过，但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每每想起总是抚头而叹息，却无可奈何。 

知道有一天，单位的人找到我，说是有一封寄与我的信件，信上只有我的单位和我的名

字。 

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写有小诗的信纸。 

上面这样写道： 

 

我将春天的柳条折开分成两段， 

一段我叫它不奉， 

一段我叫它相约。 

相约被永远放在红阿哥里客房的枕下， 

不奉被系在河边最美的花上。 

 

不等最美的花落， 

我就已离开那片我深爱的院子。 

它也许会有新的主人， 

新的主人会迎接新的客人。 

不知又是否会有像你一样好奇的行人再闯入我的院子，又睡在我的屋子？ 

不过，即使有人到来也请放心吧， 

因为不奉的柳条已随花入土， 

客人能知道的， 

只是随他入梦的， 

那段我放在枕下的相约。 

 

 

                                                             2022 年 4 月 15 日 


